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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当代青年自我塑造的另一种可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能 
 
    当前的日常舆论经常聚焦青年人中越来越常见的一种适应路径——“躺平”，其主要的引申
含义是，青年一代中的很多个体放弃了在社会期待的方向上做持续投入的努力。“躺平”在这里

既有停下来休息、暂时恢复体力的意思，又有暂时悬置重要社会角色的意思，同时还有一丝以“放

弃高要求，接受低水平”为核心的“自我认可”和“自我接纳”的意思。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

从生物学层面到社会学层面，再到心理和精神的层面，是当代青年人在社会语言学层面上最强有

力的一个自我定义行为，而这种类型的自我定义恰恰意味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极其重要

的变化。因此，要想探讨青年“躺平”的实质，就应该先对导致青年“躺平”的社会生态做一个

解剖，尤其是对青年所面临的高竞争性环境及其直接心理学后效作一番审视，同时也要对每一个

青年面对自己短暂生命周期内的地位变迁曲线所做的激烈心理调适过程有一个全面的感知。 
    容纳青年“躺平”的社会生态 
    容纳（accommodate），是一个十分具有能动性意味的动词，字面含义是有人来投宿，主人要
供给他吃喝；在社会学里主要指的是一个社会性的环境/生态如何与一个具有特定社会特征的社会
行动者的总体社会生命和社会实践相遇，并且以一种深具互动性和调适性的方式相互接纳、相互

承载、相互支撑的一个社会过程。在当前语境下，面对青年一代生物学上的暂时休息、社会学上

的角色悬置，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弱者的自我接纳”这种三合一的“撤退状况（retreatism）”，能
够以容纳的心态来看待的理由应该都是结构性的，而非个体所嵌入的机会主义环境所主导的，即

结构性的趋势影响到了部分青年，因此，躺平是他们代际境遇的直接表达，而不是由各自碎片化

的社会处境所架构和统驭的。 
    这一结构性社会生态的第一个维度是全球性的，可被归纳为全球范围内青年一代的结构脆弱
性。在北美，它表现为诸如婴儿潮一代的年老各代，拥有比他们之后的年轻各代更优渥的财务地

位（如更丰厚的养老金带来的安全感和保障感）；在日本，则是年轻职场人士在频繁并购导致产

权日益全球化的时刻，遭遇了终身雇佣制这一内生文化的逐渐退缩；在全球南方城市，则是大学

毕业生遭遇到了不稳定就业（precarity）的态势，由此产生了“愤怒青年”；在中国则表现为青年
必须去处理社会流动降速这一核心问题，既包括了青年在住宅商业化进程中面临的经济压力，又

包括他们在劳动力市场遭遇代内职位挤压的处境。前者使得他们很难承担得起与自己的社会地位

相符的生活方式所需付出的财务成本（如以核心都市地带的高昂房价为例），后者则更加令人郁

闷——职场中的直接上级可能只比自己年轻三到五岁，这一点与其父辈可以在职场中迅速占据重

要岗位的势头恰好相悖。此外，他们 35 岁之前的收入成长曲线一直处于显著的平缓态势，这进
一步加剧了他们追求并维持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desirable lifestyle）的难度。 
    除了全球青年脆弱性，在当代语境下谈及全社会对青年“躺平”的容纳，还必须考虑到当代
中国特有的一种结构性，即“啃老”文化所具有的中介和缓冲作用。所谓的“啃老”文化指的是

当家庭日益小型化直至整个核心家庭变成一个包容亲子两代在内的单一经济单位时，两代间财务

资源共享的一种状况。由于亲代相对于子代的财务优势，因此这一关系主要表现为单向的“啃老”

（当然部分家庭也会出现“啃子”现象）。造成亲代相对于子代的财务优势的原因，主要在于 1990
年代末以来的住宅商品化过程中，亲代经历了一个相对显著的财富积累；此外，亲代相对克制的

自我消费欲望也使得这一财富积累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本人的一个社会学判断是，中国的“啃

老”文化不但确证了亲代的生命意义（一种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典型利他主义情结，即亲代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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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子代的社会成功铺路奠基做无保留投入的心态），而且成为中国社会持续保持内部稳定的一个

重要的基础性社会机制。因此，“啃老”文化内嵌于中国家庭文化之中，成为支撑当代青年，尤

其是出生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群体，得以实施躺平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条件：当全球脆弱性

遭遇家庭保护机制的时候，躺平这一适应模式应运而生。 
    结果工具主义化带来价值倦怠 
    如果结构性故事是沿着青年地位的获得这一脉络而展开的话，那么，青年何以陷入的“卷”
的心理境遇？ 
    中国社会传统上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保持着一种高亢的态度：儒家修身哲学的终点便是人力资
源的外化效用（以内圣外王的“王”和治国平天下的“治平”为表征）。延续科举制度而来的高

考制度为东亚世界的教育转型所接纳，这为东亚青少年打造了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制度环境。在这

一环境中，尽管全面人格仍然是价值观所追求的终极，但无论是家长们，还是身处绩效评价核心

的老师和教育机构，均将升学结果看作最直接的评价标准。由此可见，在整个教育阶梯内，青少

年的时间主权（决定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的权力）日益受到了升学目标的约束；鉴于时间主权

对于青少年完整人格培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预见一个结构性问题的出现，即痛苦适应导致的病

症化（躯体化）。对于那些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能力突出的青少年来说，可能问题还不大，但对

于学习有困难、学力不足，或者学习态度和方法尚不到位的群体来说，学习落后于同伴且持续无

法改变，就似乎变成了人生中痛苦和失败的一部分。 
    教育竞争加上职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化，对于成长中的部分青少年来说，更大的代价在
于结果工具主义化带来的意义丧失。比如，考入了名校之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实习、找工作，竞

争仍然持续，这支撑起了与躺平直接相关的另一种景观，即由“卷”这一最精练的当代梗语所表

征的无法逃离的命运。当成功的定义被缩减为世人所谓的理想学校和理想工作时，意义丧失将可

能逐渐导向价值倦怠，而“躺平”也许是源于此种价值倦怠的最直接的心理抵抗和心理防御机制

罢了。 
    互联网时代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滋养 
    因此，如何看待青年的“躺平”呢？本人将其看作当代青年所采纳的自我疗愈行为中的一种，
与社会性死亡、小镇做题家、佛系青年等网络亚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外部世界将青少年的某

些特定行为看作失败的时候，自我赋予的意义则将某些尚未被主流世界接纳的实践看作控制感和

效能感的自我供给。这就需要我们从总体上对互联网亚文化实践做一个明确的定位：互联网亚文

化不仅为青年一代提供了地位获得的额外途径（如培育出并支撑起网红、直播主和 Up 主之类的
创新经济行动者），由此开启了多样化的成功定义，还为青年一代提供了如何面对社会角色失败

之后的自我拯救的机会。通过互联网亚文化所带来的效能感供给革命，他们重新界定了多样化社

会生存的可能性，并且为这些可能性注入了新的价值——选择、自我塑造和自我滋养。 
    也许有读者会质疑如此评价“躺平”的积极性是否合理，甚至认为矫枉过正。当人们逐渐接
纳了“躺平”，“躺平”文化的自我标榜也将会变得收缩、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其实，共存是人

类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因此，崇尚积极性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系统，也要有容纳“躺平”这一看起

来消极却具有自我拯救性质的心理适应策略的气度和胸怀。 


